
庚子国变前后清宗人府的
运转情况探微

佟斯文

【摘　 　 要】 百年前的庚子国变给北京城及其居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清代宗人府职掌皇族属籍， 本应对数以万计的皇族人口的生命安全负责， 然

而在新近开放的晚清宗人府档案中却可以看到： 宗人府在庚子国变前后的表

现实有颟顸无力之嫌， 不仅未对迫在眉睫的战争灾难做过认真准备， 而且在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还陷入比其他部院衙门更为严重的瘫痪。 两宫回銮

后， 宗人府恢复办公， 从此便开始为窘迫不已的财政、 积压已久的日常业

务、 战争中的皇族生命财产损失统计及抚恤等难题疲于奔命， 对上难以承

办， 对下无从管理。 这种混乱无力应主要归因于宗人府本身的制度缺陷， 而

清朝的惨败又将这一先天不足急剧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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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 年）， 于 １９２４ 年随逊清朝廷一同消亡，
其主要职官除府丞外均为王公宗室， 所掌管的亦均系皇族事务。 可以说， 清宗

人府是由爱新觉罗一族缔造、 专为爱新觉罗一族服务， 具有中央政务部门和宗

族事务机构的双重面貌的特殊机关。 学界以往对清宗人府普遍缺乏关注、 了解

不足： 或以为宗人府乃政治斗争失败者的收容地； 或将宗人府与内务府相混淆；
更有甚者， 直将宗人府视为无用赘余。 实际上， 在帝制王朝时代， 对皇家一族

的安排向来是一大要务， 这在号称 “帝制王朝集大成” 的明清时期更是体现得

淋漓尽致， 清宗人府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容低估。
庚子国变是晚清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浩劫， 它对京畿和东北地区造

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此前清王朝历次外战败北中较少受到直接影响的京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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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皇族， 也在此次兵燹中遭受了空前的生命财产损失———谓之 “天崩地

坼”① 之变， 实非过言。 宗人府在庚子国变中也必然遭受了巨大损失， 并且

理应在国变前后承担各项应急及善后工作， 但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却付之阙

如， 致使其具体情况仍然模糊不清， 是以亟待整理。
研究宗人府问题， 最重要的史料自然是宗人府档案。 总的来说， 以往能

够大批量利用宗人府档案的学者较少。 如罗友枝曾在其著作 《清代宫廷社会

史》 中的 “爱新觉罗氏的衰落” 一节里选用过数件宗人府档案， 以说明清

宗室生活的穷困化。② 胡祥雨尝试将宗人府档案应用在法律史研究中， 他认

为清朝在其法治建设中有过一个渐次将各阶层、 族群法律地位差距抹平的

“常规化” 进程， 为此他从宗人府档案中选取了数件罪案作为论据。③ 利用

宗人府档案最多的学者当属赖惠敏， 她在 《天潢贵胄： 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

经济生活》 和 《但问旗民： 清代的法律与社会》 两部著作中都集中使用过

包括宗人府全宗在内的清朝官方档案。 前者主要讨论清朝皇族内部的阶层及

其流动方式， 各类皇族财产及其再生产、 再分配方式等问题。④ 后者则在第

二章 “清代皇族妇女的家庭地位” 中对皇族妇女问题展开论述， 较大地拓

宽了清代皇族妇女史研究的道路。⑤

近年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一史馆） 将馆藏清宗人府全

宗数字化处理后重新开放阅览， 令宗人府档案的大批量利用成为可能。 本文

以原始档案为中心， 就庚子国变期间清宗人府及皇族人口的损失情况， 以及

国变后宗人府的抚恤工作展开析述， 以期对刚刚起步的清末民初宗人府研究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切疏漏之处， 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庚子国变的冲击与宗人府行政的瘫痪

庚子国变对宗人府的冲击的首要表现， 即办事能力的逐步丧失。 为说明

这一点， 我们需要利用一史馆的档案目录检索系统， 分别以光绪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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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８ 年） 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 年） 各年， 以及光绪二十六年各月为条件进

行检索。 检索结果如表 １、 表 ２ 所示。①

表 １　 光绪二十四年至宣统三年各年宗人府档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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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８３ ６１７０ ２２４３ ５６９８ ９６８８ ９００８ ８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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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

二年

光绪三十

三年

光绪三十

四年
宣统元年 宣统二年 宣统三年

９４３０ １０４０２ １０７５８ １０３９５ １１６３６ １２４０７ １０３８９

　 　
表 ２　 光绪二十六年各月宗人府档案件数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１４７ ３６１ ３８１ ３１１ １８１ ９２ １１０
八月 闰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总数

３ １ １０ ２０ １９ ２３ １６５９

　 　

从表 １、 表 ２ 的直观数据来看， 光绪二十六年宗人府档案数量之少尤为

异常， 具体到当年各月， 更是在七月和八月之间出现了断崖式剧减。 这与庚

子国变期间， 从清廷整军备战到北京沦陷， 再至于收拾残局、 停战议和的事

态发展过程基本吻合， 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彼时宗人府所受冲击之猛烈。
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 清朝中枢曾经形成过一个以时任统领义和团王

大臣庄亲王载勋为中心的备战体制， 宗人府在这段时间里受载勋影响颇深。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 载勋被任命为宗人府左宗人， 他力主借义和团之

力排外， 因此博得朝野支持， 成为主战王公的代表人物， 旋即派任步军统

领、 统领义和团王大臣等职， 负责主持城防和抓捕教民等备战工作。 在现存

档案中， 载勋对宗人府旧有秩序造成影响的事例主要有两条。
其一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 当时载勋的堂弟暨宗人府候补笔

帖式载胜企图逃亡被获， 载勋上奏请求朝廷先将载胜送宗人府圈禁， 再将自

己送宗人府问罪， 但宗人府最后只是将载勋拟为罚俸后抵销纪录了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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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３９５ － ０１６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统率义和团王大

臣和硕庄亲王载勋不能管束伊堂弟载胜拟以罚俸此系公罪例准抵销可否准其抵销请旨等

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６ － ００００１３ － ００３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载胜本身也是宗人府职官， 其身份特殊且敏感， 像他这样接近权力中

心、 理应知悉更多真实情况的人临战逃亡， 显然会对军心造成动摇。 因此，
载胜的逃亡是负面影响极大的事件。 载勋不管是作为大宗家长， 还是作为城

防主官， 都应为这次严重失察付出更大代价， 至少也该自拟更加严厉的处

分。 不过， 俗话说 “临阵不换帅”， 既然最高统治者慈禧对此没有异议， 宗

人府自然只能心领神会地奉上这无异于 “自罚三杯” 的薄惩。 而载勋的地

位， 也因时局的紧张变得坚若磐石。
其二发生在破城前夕的同年七月十七日。 当天载勋主管的步军统领衙门

向宗人府递交呈文， 告知查出宗室凤林涉嫌买赃及开设烟馆， 已由义和团团

勇将其抓捕， 凤林对罪行供认不讳， 其他人等已由总理团务处处分完毕， 现

将凤林先行片送宗人府收管。①

维持京城治安、 司审各类人犯， 原本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分内之事。 载勋

兼管义和团及九门， 直行裁决断罪， 自然不在话下。 唯独事涉皇族， 情况就

不一样了。 《钦定大清会典》 规定， 凡宗室觉罗诉讼， 一律由宗人府会同刑

部、 户部办理。② 本案中， 宗室凤林涉嫌开馆贩烟， 属宗室刑名案件， 按照

正常流程， 步军统领衙门应当录取口供后将凤林交送宗人府， 由宗人府会同

刑部进行下一步审拟。 但在这件公文中， 三言两语之间， 步军统领衙门已自

将案件料理完毕， 只待宗人府收押凤林， 这实有越权之嫌。 古今中外， 紧张

的局势都会为当权者谋取权威提供便利———由载勋主管的步军统领衙门和总

理团务处， 轻而易举地打破了皇族刑名案件的常规审办流程。
综合两案可以看到， 载勋此时处在备战体制的核心位置， 掌握非常权

限， 即便是堂弟逃亡这种负面事件， 也不足以动摇他的地位， 反令以他为中

心的权力架构更加强势， 甚至开始视若当然地侵犯宗人府衙门的常规事权。
由于北京城随即被联军攻陷， 以载勋为核心的备战体制也在顷刻间土崩

瓦解。 以宗令世铎为首的宗人府主官及有力王公自此长期 “随扈西狩”， 至

于载勋本人则一度随扈， 最终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被朝廷追究战争责

任， 逼令自尽。 载勋的死不仅是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彻底失败的标志之一，
而且意味着朝廷和宗亲的威信已经破产。 战后宗人府在善后事务中表现乏力

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此———规模及权力较小的宗人府得以维持权威， 主要借助

其主官王公与皇权的威光。 而在战后清算中， 王公人人自危， 加之宗人府主

官长期 “随扈” 缺位， 无疑令宗人府愈发势单力薄。
作为宗人府唯一的汉人主官， 府丞本应努力填补权力真空、 统率府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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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绪二十六年末起， 此职便改由盛宣怀接任， 但这反使宗人府的虚弱加

剧。 盛宣怀是为策动 “东南互保” 在幕后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 也曾在近

代中国工商业发展中有过重要贡献， 这无须赘言。 清廷引他入京办事， 本是

为便于办理和议事宜， 兼为一种褒奖。 然而， 盛宣怀到京后除办理议和大事

外， 仍一如往常， 专注于筹办铁路和工厂等， 且不久就调任工部， 这对处在

善后关键时期的宗人府而言， 无异于雪上加霜。①

另一个导致宗人府办事能力下降的直接原因， 则是宗人府与各宗室族

长、 学长的原有办事联系网的隔绝。 受战事影响，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仅有三

件宗人府档案存留下来， 其中两件系镶黄旗宗室族长桂格提交的红白恩赏申

请，② 另一件则是由宗室族长提交的关于宗室家口在洋兵进城后死难殉国的

报告。③ 可见此时绝大多数宗室族长都无法继续履行职责， 至于觉罗更是杳

无音信。 同时， 宗人府与其他部院衙门也几乎失联。 从档案中可以看到， 直

到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 在京的清朝各部院人员才纷纷开始寻找据点设立临

时公所， 其中驻柏林寺的留京办事处成为临时中枢机关， 它向宗人府下达了

两个命令： 其一， 要求宗人府将亲王名衔立刻整理上交， 以便给远在西安的

慈禧太后贺寿； 其二， 要求从宗人府征调理事官、 主事各一名到所办事。④

以此为标志， 宗人府作为中央部院的对上职能初步恢复， 但它对下的行政链

条仍处于断裂状态， 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下半年才得以恢复。 所有这些情况都

表明， 宗人府必将在善后工作中遇到严重困难。

二、 宗人府的财产损失与举步维艰

议和后， 宗人府开始处理积存已久的各项工作，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就

是对宗人府自身、 王公府邸以及各旗、 族皇族人口的生命财产损失情况进行

统计。 从档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宗人府在战后多年内都处在极其严重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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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魁隆病故伊子宗室崇喜承办事祈领恩赏银两查明属实出具图片呈报宗人府事， 宗人府

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７ － ００１０１５ － ００１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查明本族中景林之妻蒋氏及松成之妻李氏因洋兵入都殉难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４３３ － ０１６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查明王公百官庆贺皇太后万寿贺折应书亲王首衔事致宗人府，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４９３ － ０１６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已转传宗人府理事官宗室墨麒

及主事宗室松溥按班入值北城柏林寺公所请查照事致宗人府，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３７８ － ０００２，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政困难当中。 为此， 宗人府曾向朝廷递交一系列语气急切的上奏， 希望朝廷

能够敦促户部尽快拨放所有宗人府应得银两， 以解燃眉之急：

窃臣衙门前因需款甚殷， 曾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具奏恳恩饬

部将臣库欠领二十六年夏、 秋、 冬三季并二十七年春季生息银两照数拨

给……旋准户部将臣库应领生息银两， 自二十七年春季起按季陆续开

放， 其二十六年夏、 秋、 冬三季欠领银两， 屡经咨催……惟查臣衙门常

年办公经费， 并官员养廉， 奖赏族、 学长， 岁赏宗室， 以及恩赏宗室觉

罗红、 白事等项……在在均关紧要， 虽由部库按季支领款项， 现尚不敷

发放， 而宗室、 觉罗人等平时仰沐皇仁， 久已沦肌浃髓， 迨兵燹后率皆

饥寒交迫， 望泽尤殷， 其红白事件请领恩赏银两， 现在愈积愈多……臣

等素谂时局艰难， 部库帑项奇绌， 但使款可自筹， 又何敢一再渎请。 惟

臣库别无应进之款， 而欠放各项又皆迫不及待， 臣等公同商酌， 仍恳天

恩饬下户部， 将臣库欠领二十六年夏、 秋、 冬三季连闰生息银两三万

两， 无论如何筹措， 先行拨给， 以济要需。①

从奏文中可见， 宗人府早已奉旨， 应由户部将光绪二十六年夏季到光绪

二十七年春季四季银两拨放， 结果宗人府银库仍只领取到光绪二十七年春季

一季银两， 此后屡次向户部催讨无果， 无奈之下， 才再行上奏。 由于 “宗
支” 人口大量繁衍， 又不能自谋生计， 以致从闲散宗室、 觉罗， 到宗室族、
学长， 乃至在宗人府当差的官员， 都要依靠宗人府发放的各类养赡、 恩赏钱

粮维持生计。 这种依赖早已深入骨髓。 但此时宗人府的地位已不比往日， 即

便是朝廷下旨， 也不能帮助宗人府立刻得到现银。
在另一件奏稿中， 宗人府就其困苦异常的原因作出进一步说明：

查臣衙门银库每季由户部支领生息银九千两以备开放宗室、 觉罗红

白事恩赏， 并官员养廉奖赏， 族、 学长岁赏， 宗室以及臣衙门常年办公

经费等项。 近年以来宗支繁衍， 应放各款较前增多， 向恃昔年臣库积有

余存， 开放尚不致拮据， 庚子之年， 库存银五万九千余两丢失一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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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兵燹后银库别无进项放项急迫请旨饬下户部筹措将欠发光绪二十六年夏季至冬季生息

银两照数拨给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１９３ － ０１０１，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
为庚子兵燹后银库库款支绌欠放甚多请旨饬下户部将光绪二十六年夏季至冬季生息银先

行照数拨给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１９３ － ００９２，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根据这篇奏稿的叙述， 宗人府原有的每季九千两生息银， 早已因皇族人

口繁衍过多不足敷用， 要使用库存贴补， 但关键的宗人府库银已经在国变兵

燹中损失殆尽。 此时宗人府除去常规的养赡银两和红白恩赏需要拨放以外，
还要为那些庚子国变的殉难者措办恩赏银两， 这根本是 “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因此， 宗人府格外重视户部欠银， 视之为救命稻草。
从有限的国力中挤出足以供养千百倍普通民众的资源， 对皇室成员破格

优待， 这是帝制统治下的应然状态。 从宗人府的角度出发， 为皇族人口发放

养赡、 恩赏等各项银两， 自是最紧迫的 “要需”， 无论处在何种情况下， 都

不能动摇这一原则。 但是， 庚子败战已经让朝廷的威信失坠， 任何 “自古以

来” 都不再通用， 甚至 “国体” 是否能够维持下去， 都已是个疑问。 宗人

府此时除了向朝廷苦苦哀求以外， 竟再也无计可施。
除去库银丢失外， 各类办公资料、 固有资产损失也令宗人府难以招架。

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也即 “西狩” 人员启程返京前后， 宗人府左司才

开始清查此前数年的稿件案卷， 发现大部分已经残毁， 水牌、 账簿等都需要

重新缮写制作， 仅此就需要一百六十一两，① 而黄档房此前因当差人员 “清
苦异常” 所申请的特别津贴银， 也不过区区五十两。② 十月初十日， 黄档房

又发现宗人府经历司、 左司、 右司、 黄档房等部门则例均荡然无存， “遇有

应办事件无所遵循”， 只好继续向银库申请拨款重制。 可见从光绪二十六年

末到光绪二十七年十月， 宗人府各部门都是在 “无所遵循” 的情况下勉强

办事， 其中有多少错谬混乱， 已不难想见。③ 更直观的例子是战后宗人府空

房门锁修缮之事。 宗人府空房一向具有非寻常牢狱可比的政治敏感性。 乾隆

年间， 宗人府曾经要求工部代为维修圈禁用房， 遭到婉拒， 工部给出的理由

就是担心匠人可能扰乱圈禁重地秩序。④ 联军攻入北京后将宗人府空房门锁

捣毁， 空房内关押的犯罪皇族均被逐出， 在此后数年间， 至关重要的宗人府

空房大门竟一直没有门锁， 甚至管理空室处直到光绪三十一年五月还在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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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为领取自光绪二十六年兵燹后清查黄档房应存宗室觉罗男女红名篇等项需用饭食纸张等

项银两事致银库，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７７５ － ０１００，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藏。
为领取自光绪二十六年兵燹后黄档房当差供事津贴银两事致银库，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７７５ － ０１０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领取光绪二十六年兵燹后黄档房刷印则例等需用纸张工价等银两事致银库等， 宗人府

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７７５ － ０１９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空房系圈禁获罪宗室重地理宜严肃一经估修恐匠作人等不无搀杂未便估修请自行查办事

致宗人府，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索要门锁。① 宗人府的百废难兴， 由此可见其极。
至于各王公府邸的 “紧要物件”， 如随爵金银档册、 御赐物品、 仪仗军

器等典仪物品的损失状况， 也甚为严重。 在宗人府向各王公府发出统计相关

物件遗失状况的通知后， 各府邸纷纷递交报告、 呈文。 如顺承郡王门上便报

称历代福晋银册遗失数册， 随爵豹尾枪、 仪刀、 弓箭、 撒袋等遗失无存；②

正蓝旗奉恩辅国公意普报称府内丢失梅针箭五百枝、 撒袋一分；③ 镶红旗奉

恩镇国公全荣门上报称府上军器等物一概焚毁无存；④ 肃亲王门上报称御赐

陈设及袭封册宝等荡然无存；⑤ 等等。 不难想见的是， 同这些具有象征意义

的仪仗类物品一并遗失的， 还有关乎生计的账册银两、 器物用品等。
从宗人府对其本身及王公府邸的损失情况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虽然

在王公中间没有出现像无爵闲散皇族那样大量殉难的情况， 但就连身处统治

集团顶层的他们， 也已在战乱中遭受无情的洗劫。 在庚子国变的风暴席卷

下， 清皇族群体根本没有人能够真正免于蒙难， 庚子国变掏空了清朝皇族们

的家底， 令他们在国变之后普遍陷入困苦凋敝的境地。 自顾不暇的宗人府，
要在如此艰苦的状况下展开抚恤工作， 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 庚子国变后宗人府的抚恤工作

在整个庚子国变时期的宗人府档案中，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 便是数以百

计的低爵、 无爵皇族及其家庭成员的殉难报告。 除误报、 错报以及一小部分

死于乱兵杀戮以外， 绝大部分死难者都是自戕殉国。 缺乏财力和人手的宗人

府本身不具备查清宗室觉罗殉难人口具体数量的条件， 需要依靠各旗、 族向

上汇报才能办理， 因此， 相关报告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后才陆续呈交宗人

府。 统计核实殉难者信息、 发放恩赏银两、 同吏部协调荫封事宜等一系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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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为咨取光绪二十六年兵燹后失去全锁事致左司，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７４０ － ０１３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顺承郡王府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兵燹被洋兵占据历代福晋银册遗失数页随爵豹尾枪等

遗失呈报宗人府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３７９ － ００２３， 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
为意普公府光绪二十六年因兵燹遗失梅针箭五百枝撒袋一分等军器呈报宗人府事， 宗人

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３７９ － ００１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光绪二十六年因遭兵燹奉恩镇国公全荣府大点军器等物概行焚毁无存呈报宗人府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３７９ － ０００４，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兵燹后房屋被毁金宝及历年上赏陈设暨军器档册等件均已无存初封年月袭封缘由等无

从查考事致宗人府，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３７８ － ００４８， 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



后工作， 从此成为清末宗人府日常政务以外的重大负担。
在一史馆的档案系统中， 笔者对庚子国变中的殉难报告进行了全面检索，

共得记录 ５０５ 条。 经过逐条研读， 笔者将考察对象限定为宗人府实发过恩赏银

两的殉难者， 综合其旗族、 姓氏 （名）、 身份等信息， 形成统计表格 （见表 ３）。

表 ３　 庚子国变申请殉难恩赏死难者不完全名单

申报时期 承办旗族 死难者姓氏 （名） 死难者身份 备注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一族 安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一族 万氏 宗室妾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一族 刚安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一族 德藩 宗室 江西道监察御史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一族 金佳氏 宗室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二族 那拉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二族 海山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三族 陈佳氏 宗室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右翼近支四族 王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寿富 宗室 翰林院庶吉士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寿蕃 宗室 右翼宗学副管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马佳氏 宗室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顾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松根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谨善 宗室 户部档房主事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韩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国文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五族 瓜尔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六族 何佳氏 宗室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蓝旗第六族 讷钦 宗室 宗人府经历

光绪二十七年 正红旗第一族 索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红旗第一族 扎隆阿 宗室 奉恩将军

光绪二十七年 正红旗第一族 扎隆阿长女① 宗室女

光绪二十七年 正红旗第一族 朴诚 宗室 宗人府候补主事

光绪二十七年 正红旗第一族 舒舒觉罗氏 宗室继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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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档案中未具死难宗室女姓名， 以下 “某某女” 等情况皆同。



续表 ３
申报时期 承办旗族 死难者姓氏 （名） 死难者身份 备注

光绪二十七年 正红旗第一族 博尔济吉特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一族 钰璋 宗室 阵亡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一族 联德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一族 黄佳氏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一族 恕诚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一族 善章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一族 寿龄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二族 祥祺长女 宗室女 投缸殉节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二族 刘佳氏 宗室嫡妻 祥祺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黄旗第二族 刘佳氏 宗室继妻 志厚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一族 钮祜鲁氏 宗室嫡妻 事涉全家灭门巨案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一族 凤喜 宗室 事涉全家灭门巨案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一族 萨尔图氏 宗室嫡妻 环祥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三族 萨克图氏 宗室嫡妻 铭启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三族 恩佳氏 宗室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三族 兀扎拉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三族 景璋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四族 孙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四族 培善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四族 吴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四族 缉御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五族 恩斝 宗室 户部颜料库员外郎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五族 杨氏 宗室媵妾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六族 松润嫡妻 宗室嫡妻 吉辰嫡母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六族 吉辰 宗室 三个月幼童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六族 锡鉴继妻 宗室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镶红旗第六族 德润 宗室 阵亡身死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二族 哈尔帑噶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三族 海明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三族 瑞光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三族 灵硕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三族 灵硕长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三族 赵佳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三族 宝贤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第八族 宝丰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 善保 觉罗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 颜佳氏 觉罗嫡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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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申报时期 承办旗族 死难者姓氏 （名） 死难者身份 备注

光绪二十七年 正蓝旗 伊尔根觉罗 觉罗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完颜氏 宗室嫡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恩煦之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楙勋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启勋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继勋 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于尔佳氏 宗室继妻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恩煦 宗室 文举人宗室

光绪二十七年 正白旗第三族 恩溥 宗室

光绪二十八年 正黄旗第一族 善章长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正黄旗第一族 善章次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镶红旗第三族 宝琳之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正红旗右翼近支三族 载袍 宗室

光绪二十八年 镶红旗第三族 德亨之妹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镶红旗第四族 缉御长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镶红旗第四族 缉御次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镶红旗第四族 缉御三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镶红旗第四族 缉御四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镶红旗第四族 缉御五女 宗室女

光绪二十八年 正白旗第三族 杨氏 宗室妾 惊惧焚房自缢

光绪二十八年 镶蓝旗第三族 凤普次女 宗室女

光绪三十年 镶黄旗 年瑞 觉罗 恩骑尉

　 　

尽管宗人府档案本身存在损毁和疏漏的问题，① 但通过表 ３ 仍可推导出

很多重要信息。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绝大多数的殉难恩赏都在光绪二十七年

开始办理， 说明直到两宫回銮之后， 宗人府才有此余力。 从人口分布来看，
庚子国变中的皇族死难者来自各旗各族， 其中又以镶红旗和镶蓝旗人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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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镶红旗第一族的宗室凤喜一家十七口曾在光绪二十七年由其子侄璞玉、 连玉申请病

故、 殉难恩赏及旌表， 成功自宗人府银库将银两领回， 但事后查出凤喜一家并非死于兵

燹， 而是被仇人趁乱灭门。 参见为宗室凤喜病故请领恩赏银两查验属实伊子承办事人璞

玉并无犯过圈禁案件取具近支联名押结呈报宗人府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７ － ００２２５２ － ０００２，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镶红旗宗室凤喜病故请领恩赏银两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２６６ － ００３４，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镶红旗

宗室凤喜病故请领恩赏银两事致宗人府，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２６８ －
００５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全家被匪徒军师吕宽等谋杀等情恳恩严究事， 宗人府

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６３２ － ０１３２，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多， 这表明各旗族的居住地与殉难人口分布间有因果联系。 宗人府对殉难者

中的宗室、 宗室女以及宗室原配嫡妻， 每人给发 ５０ 两恩赏银， 宗室继妻、
妾每人给发 ３０ 两恩赏银， 觉罗和觉罗嫡妻每人给发 １５ 两恩赏银， 觉罗继

妻、 妾每人给发 １２ 两 ５ 钱恩赏银。 宗室与觉罗虽然名义上都属于皇族人口，
但在抚恤标准上存在鲜明的等级差距， 可见皇族内部的远近亲疏是十分明显

的。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在国变中选择殉国的觉罗男女人数颇少， 仅有觉罗

２ 人、 觉罗嫡妻 １ 人、 觉罗继妻 １ 人， 共 ４ 人。 绝大多数殉难者都出自宗室

家庭， 有男性宗室 ３４ 人 （含奉恩将军 １ 名）、 宗室女 １４ 人、 宗室嫡妻 １９
人、 宗室继妻 １０ 人、 宗室妾 ３ 人。 以上宗室觉罗殉难人口共 ８４ 人。

值得注意的是， 殉难宗室妇女共 ４６ 人， 在殉难人口总数中超过一半，
这一结果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

一方面， 宗室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 无法摆脱作为家主的男性宗

室的宰制。 尤其庚子国变爆发时， 男性宗室中普遍存在要求捐躯殉国的 “忠
义情绪”， 例如著名的 “宗室特出之英” 寿富， 就因不堪忍受亡国之痛， 在

城破次日带领家属一同赴死。① 可以想见， 部分宗室妇女的死亡是由男性家

长的裹挟造成的， 这使她们被迫成为 “守节” 这一道德桎梏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 在宗室妇女中也存在强烈的排外情绪， 早在庚子国变爆发前

即有此迹象。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 宗人府先后收到总理衙门和步军统领衙

门的咨呈文书， 获知城内苏州胡同住有一位平素强横， 诨名 “女皇上” “常
三太太” 的宗室妇女常刘氏， 因为仇视 “洋鬼子” 和 “随鬼子” 的教民，
时常对隔壁美以美教会信徒李青云一家横加辱骂威胁， 并在五月二十八日这

天持棍将李青云之妻打伤， 随后又率家属持械砍门， 企图加害。 美以美教会

教士先后数次赴官厅状告无果， 最终导致案件升级为外交问题， 由美国驻华

公使田贝专门向总理衙门发函要求惩办。 总理衙门认为此案非同小可， 因此

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和宗人府严加究办， 而步军统领衙门则以案犯系宗室妇女

为由， 将案件完全撇给宗人府。② 在档案中没有见到此案下文， 以宗人府对

待宗室妇女的一贯态度而言， 对常刘氏的判罚应不高于徒罪收赎。 总之， 这

直观地反映出庚子国变前， 京城市井中充斥着排外仇教情绪。 常刘氏作为宗

室妇女， 敢于主动挑衅教民， 率家人动武打杀， 可见对外部势力的敌视在晚

·３３１·

佟斯文： 庚子国变前后清宗人府的运转情况探微

①

②

关于宗室寿富殉难的详情， 参见戴海斌： 《 “种族” 与政治： 晚清宗室寿富之死及其回

响》， 《民族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９ ～ １０１ 页。
为美国美以美耶稣教会教民李青云妻子被正蓝旗宗室妇常刘氏肆行殴辱一案例不收审事

致宗人府等，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０６１９ － ０２００，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 为讯办美国美以美耶稣教会教民李青云妻子被正蓝旗宗室妇常刘氏肆行殴辱一案事致

宗人府等，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６１９ －０２０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皇族下层成员中颇为普遍。 从这个角度出发， 自然也不能排除殉亡妇女出

于对联军的仇视， 主动选择为国殉难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 对于有四品顶戴及以上官爵的殉难宗室， 朝廷会为其子弟提

供殉难七品荫封。 这些由宗人府和吏部联合经办的荫封者最后大都被宗人府

接收， 办理过程动辄持续五六年之久。 对宗人府难荫办理之拖沓， 遗属颇有

怨言， 刊载在 《京话日报》 上的一篇短评就如此写道：

镶蓝旗宗室国光， 本是笔帖式国文的胞弟， 国文庚子殉难， 并无嫡

长子孙， 奉旨照四品官例赐恤， 经吏部依宗人府来文核准， 应以胞弟国

光承荫。 荫一名七品笔帖式， 早应当带领引见， 至今并没有下文。 宗人

府衙门的事， 最不讲理， 强横的样样可行， 软弱的处处吃亏， 国光手里

没钱， 便不用打算引见了。 奉劝国光， 既没能耐保赌局， 又没力量讹庄

头， 穷小子掏不出腰包来， 你的哥哥， 就算白死了罢！①

仅从这篇短评来看， “老实人” 国光似乎已是百般无奈， 到了非要靠登

报来出口恶气的地步。 实际对比其他荫封者的原始档案就会发现， 这种窘况

并非国光所独有。 在庚子难荫事务的办理上， 宗人府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迟

缓， 所有难荫宗室都经历过极为漫长的等待。 例如宗室恒年的父亲———宗人

府经历讷钦也在庚子国变中为国殉难， 恒年在光绪二十六年当年即将其本人

信息同死者生卒年、 家庭住址等上报， 经留京王大臣汇奏报到朝廷， 获准以

四品官标准赐恤， 讷钦本人被追赠太仆寺卿， 恒年获得免去入国子监读书、
直接赏给七品笔帖式的荫封待遇。 以上手续在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就已经由朱

批确认通过， 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九月， 吏部才为恒年颁发荫官所需的执

照。② 此后历经本族宗室佐领开具证明、 宗人府经历司上报宗人府等流程，
到光绪三十年三月， 恒年才由宗人府宗令世铎上奏请旨， 作为难荫笔帖式引

入宗人府学习行走。③ 到光绪三十二年， 恒年终于以候补笔帖式的身份留任

宗人府。 国光等到光绪三十一年， 已经忍无可忍， 相比而言， 恒年看似更加

顺风顺水， 实则他也等待足足六年之久， 才 “有幸” 真正成为宗人府的七

品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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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佚名： 《又来管宗室的事》， 《京话日报》 第 ３４２ 号， １９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
发给难荫笔帖式宗室恒年执照，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７ － ０００１２３ － ００３４，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为奏请难荫恒年惠良在本衙门以额外笔帖式学习行走并酌拟难荫笔帖式进署当差援照恩

荫笔帖式人员之例办理事， 宗人府全宗， 档案号 ０６ － ０２ － ００５ － ００００７６ － ０００１， 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



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 其一， 庚子国变后的难荫事务办理本身需要部门

协作才能完成， 并非宗人府可以专断， 这理所当然地会使办理流程更加冗

长。 其二， 宗人府衙门小、 员额少， 且国变后财政极度困难， 难以及时收纳

人员入府。 其三， 正如前文所引的短评所诟病的那样， 不能排除宗人府此时

存在贪污腐败、 任人唯亲等现象的可能性。

四、 结语

在和平年代， 不管是上层王公， 还是下层闲散皇族， 虽有个体差距， 但

总体上都可说是生活条件优越， 不至于像平民百姓那样汲汲营营， 勉强糊口

而已。 但是， 当清王朝和爱新觉罗一族在席卷天下的国难中迎来生死存亡的

关头时， 以宗室为核心的皇族成员， 不论其主观意愿怎样， 都难以逃脱与王

朝休戚与共的命运， 由此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 都被宗人府档案如实地记录

下来， 成为永远的国殇。
宗人府原本对这些死难者就负有抚恤安顿、 彰显事迹的职责和义务， 更

理应与清朝的最高决策层一起， 为战争的失败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负责。
在战后群龙无首、 钱款难措的困难局面下， 宗人府虽然勉力维持， 承办大量

的抚恤工作并积极索要资源， 以为殉国者遗属争取最低限度的补偿， 可谓

“颇有苦劳”， 但观其成果表现， 则实属步履维艰、 力有不逮。
宗人府在善后工作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表面上看似乎与它在国变中所受

的战争破坏有关， 但根本原因并不在此。 宗人府本质上是集家法与国法于一

身的职能部门， 其所有行政都以皇族为系， 以皇帝意志， 即 “家法” 为根

本精神， 这就在正常的政治体系之外， 为皇族单独营造出了一个并不完全从

属于国法的自在体系。 为了避免与王朝的正常政治秩序发生过多摩擦， 相比

其他中央部院， 宗人府在制度设计上留有许多缺陷， 在行政、 司法、 财政各

方面均不掌握完整权力， 它所执掌的许多事务， 都要与其他部门联合办理。
加之宗人府机构小、 员额少， 本就是借由皇权本身的威势， 强行挂在帝制王

朝政治机器上的例外者， 在此情形下， 还要对集中居住在东北的皇族人口进

行间接管理， 对京旗皇族负完全责任， 这让宗人府时刻处在满负荷运转的状

态， 难以有效应对意外情况， 遑论庚子国变这样的 “天崩地坼” 之变。 总

而言之， 庚子国变不仅让清朝的国势彻底无可挽回， 而且将宗人府的制度缺

陷极度放大。 宗人府在战前无所作为、 战中元气大伤、 战后疲于奔命的根

源， 就在于帝制王朝的政体本身， 确已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了。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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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斯文： 庚子国变前后清宗人府的运转情况探微


